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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老兵出镜

灯楼角，地处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
角尾乡，古称“极南”“尽南”，是祖国大
陆的最南端。

隔海相望，这里也是祖国大陆距海
南岛最近的地方，与海南省澄迈县相距
不足20海里。

正因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
了它在解放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历
史和荣耀——1950 年 3月 5日黄昏，第
四野战军 40军 118师 799 名勇士，分乘
当地 80名船工驾驶的 13条木帆船，从
灯楼角启渡，在国民党军空中、海上、陆
地火力猛烈拦阻下英勇战斗，强渡琼州
海峡，打响了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第
一枪。

如今，昔日的战火已硝烟散尽，但
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以及那些渡海浴
血奋战的英烈从未被遗忘。6月 15日，
由当地群众、第四野战军后代及社会各
界人士筹资修建的渡海作战纪念园在
灯楼角揭牌。

这座面朝大海、满园栽种“英雄树”
木棉树的纪念园，主体是一座高大耸立
的渡海作战纪念碑和渡海作战时 118师
牺牲的 7位无名烈士合葬的坟茔。从立
碑，到合墓，再到建园，前后持续了 6年
之久。

这 6年间，始终未曾缺席的，是老兵
张宝贤的身影。

8600多名当地群众自发

捐款修建纪念碑——

百姓淳朴举动感动

异乡老兵

2012年盛夏，张宝贤带领公司员工
在角尾乡冲沟村附近考察安装风力发
电机组时，驻地老百姓找到他，“我们想
在海边建一座表现解放军强渡天堑的
雕塑，不知道与你们的工程是否有冲
突？”

张宝贤经过了解得知，徐闻县角
尾乡灯楼角是解放海南岛战役渡海

作战的启渡点。不仅如此，当年，徐
闻县是全县动员、全民动手支援前
线，抢修公路，捐献粮草钱物，配合征
集船只和招募船工，帮助训练能适应
海战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海上练兵
及渡海作战期间，还有 50 多名船工英
勇牺牲，数以百计的船工获得“渡海
功臣”称号，赢得了“解放海南，功在
徐闻”的赞誉。

为了纪念这场战役，隔海相望的
海南岛临高角登陆点建起了纪念园，
角尾乡启渡点的百姓也想建个渡海作
战纪念设施，去缅怀英烈，铭记历史。
于是，角尾乡 8600多名群众自发捐款。
“可以说，当年能够打下海南岛，离

不开角尾乡百姓的牺牲奉献，那段岁月
已成为当地百姓永远值得骄傲的记
忆。”听着老百姓们的讲述，张宝贤眼前
仿佛浮现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
面。

1969年 1月，张宝贤入伍来到汽车
四十七团，之后随部队奔赴援越抗美战
场。这位在战火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
老兵，特别能理解百姓们的心情，作为
第四野战军的后代，他更是深受感动。
“你们打算怎么建？”老百姓把自己

设计的图纸拿给张宝贤看，他觉得有些
简单，“要建就建个像样的，我帮你们设
计一个参考方案。”

一周后，张宝贤找专业设计师提供
了一个方案：用白色方尖碑的形态，通
体以钢筋混凝土浇筑，中书“渡海作战
纪念碑”七个金色大字，下饰铸铜“军民
合力强渡天堑”的浮雕，后立面刻有《碑
记》。
“这个太像样了！”老百姓们看

后 连 连 赞 叹 。 可 高 兴 过 后 有 人 叹
气：“要建这样一个纪念碑，我们捐
的钱恐怕不够！”听了大家的担忧，
张宝贤赶忙接过话茬：“我找熟人帮
你们建，应该能省一些钱，不够的我
再补上。”

张宝贤的举动，让百姓们感激不
尽。就这样，历时两个多月，一座高 18
米、寓意当年 118师首渡作战的渡海作
战纪念碑，面向海南岛的方向在灯楼角
竖立了起来。纪念碑落成那天，角尾乡
方圆百里的许多群众都赶来观看仪式，
他们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施工中意外发现无名烈

士墓—

给烈士一个应有的

尊严

纪念碑落成后不久，张宝贤带领员工
在海边沙丘小树林中安装风力发电机组
时，无意中发现了两座无名烈士墓。墓碑
的中间写着“烈士之坟”，右侧写有“1950
年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字样，左侧落款
为“中共角尾乡党委1957年 4月 5日”，墓
碑已严重蚀损，小的字已不清晰。

烈士为何会埋在这里？“当年渡海
作战时，个别牺牲的烈士遗体被海浪
冲回角尾海岸，当地群众将其简易埋
葬于岸边。有的烈士牺牲在船上，也
被随船运回角尾就地安葬。”据当地老
人们讲，烈士墓前原本都有简易的木
质碑牌，可时间一长都损毁难以确
认。1957 年清明前夕，角尾乡政府打
制了一批石碑，对还能辨认的木质碑
牌进行了替换。

后来，张宝贤只要出差到这里，都
会去祭拜两位无名烈士。2016年 5月，
退休后的张宝贤与朋友去祭拜烈士时，
发现受风暴海浪侵蚀，烈士墓已直接曝
露在潮间带上，岌岌可危。
“没有当年烈士们的不畏生死，哪

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给烈
士应有的尊严！”他们商量后，向角尾乡
政府提出将烈士墓迁移到渡海作战纪
念碑附近。一周后，乡政府开会通过了
迁移烈士墓事宜。
“仕寮村还有 3座无名烈士墓。”角

尾乡民政办主任梁怀国告诉张宝贤。张
宝贤与梁怀国商议，决定把这三座烈士
墓也一同迁往新址，让烈士们有个安稳
的“家”。

迁墓过程中，一座墓中除了发现遗骸
外，还有英国进口的体温计、钢笔、药瓶
等。“另一座墓里发现了子弹、刺刀和手榴
弹。”张宝贤印象最深的是一杆约七寸长、
小手指粗的北方旱烟杆，每次想起，他脑
海里便会浮现出一位一身戎装，叉腰挺
立，手上拿着烟杆的北方军人形象。

第三座墓中找到一双纤小的鞋底

和几粒尚有颜色的纽扣，推测应该是位
女兵……

就在张宝贤忙着为合墓坟茔制作
墓碑时，一名当年参加渡海作战牺牲船
工的后代邓焕燕说，过海电缆终端站前
和仕寮村还分别有一座烈士墓。

张宝贤决定将这两座烈士墓也迁
过去。其中一座墓中，遗物有帆布子弹
袋一条，子弹 170 余发，报纸残片 5张，
旧币 12张，还有完整的印有英文说明的
磺胺药纸袋及牙刷、皮带扣等。

至此，7位无名烈士的遗骸遗物清
理完毕，合墓至渡海作战纪念碑附近。

渡海作战纪念园成为革

命教育基地——

让英雄精神激励后

人前行

“这里有了渡海作战纪念碑，又移
来了烈士英灵，要是扩建成一个渡海作
战纪念园，对缅怀先烈、继承遗志，弘扬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2017年 1月初，为烈士举行合墓仪式祭
奠现场，烈士的老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
合成旅派官兵来参加活动时，与张宝贤
的意见不谋而合。

尽管当地百姓、社会各界热心人士
和烈士老部队都答应帮助筹措资金，可
要建成纪念园仍困难重重，尤其是占地
问题需要解决。就在张宝贤一筹莫展
之时，角尾乡蓬薯境的几位百姓找到
他：“用我们的地！”

几年来，张宝贤为纪念渡海作战英
烈所做出的努力，角尾乡政府和老百姓
们都看在眼里。在随后的乡党委会和
村民大会上，将烈士合墓周边近 8000平
方米土地无偿让出作为渡海作战纪念
园用地的提案得以通过。

面对淳朴善良的当地百姓，张宝贤
热泪盈眶。之后他立即着手设计纪念
园草图，反复与当地百姓商量，最终确
定在纪念园里建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
旋风亭，一个再现烈士形象的铸铜浮雕
墙。张宝贤的战友、朋友听说后，也从
四面八方赶来，出钱出力帮他一起筹
建，不少企业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历时一年多，纪念园终于落成。
“园内的一碑、一墓、一亭甚至一草一
木的栽种，都是张宝贤亲自设计的，
碑文也是他亲手撰写的。”渡海作战支
前船工后代陈光杰说，在旋风亭前立
有一块石碑，详细记载了这支骁勇善
战的部队当年渡海作战的经过，光是
这段文字，张宝贤就先后修改了十几
次。

渡海作战纪念园落成揭牌仪式那
天，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官兵、第四
野战军后代、当地群众及企业代表共
千余人前来参加。“我的爷爷邓连灼当
年运送解放军渡海，船到岸了他也牺
牲了。”船工后代邓焕燕忆起往事红了
眼圈，“那些解放军是拼着命、流着血
在战斗，无论到啥时咱们都不能忘了
他们。”

揭牌仪式结束后，张宝贤和当地村
民将烈士遗物交到了烈士老部队北部
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官兵手中。该旅副
政委张云飞表示：“这些烈士遗物非常
珍贵，我们会珍藏在旅史馆里，激励官
兵不忘历史、缅怀英烈、接续奋斗。”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
路的民族。自从立起了渡海作战纪念
碑，移来了烈士合墓，每逢清明和解放海
南岛胜利纪念日，都会有政府机关、企业
单位、中小学生前来扫墓，先后已有数万
人来这里祭奠。如今，渡海作战纪念园
落成，也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个纪念园倾注了张宝贤太多的
心血，他退休后放弃颐养天年，有时一
连几个月都回不了家。“这件事机缘巧
合地落到我的身上，作为一名老兵，作
为一名第四野战军的后代，我哪能躲
开？其实最初立碑时，我只是配合村民
的想法尽心尽力而已。但在后续查找
历史、合墓建园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
到那场战役的意义和角尾百姓做出的
巨大贡献，深深感受到他们对那段历史
的珍视和对逝去英烈的缅怀，以及将此
传承下去的迫切愿望。我觉得，能告慰
烈士在天之灵，满足角尾百姓的夙愿，
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这座纪
念园，能让后人永远记住那些激励我们
前行的力量！”
（题图照片拍摄：徐彬，合成：浅矛）

面朝大海，英烈魂安
—一个老兵与一座渡海作战纪念园的故事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仲崇岭

近日，一对父子将一面写有“舍己
救人，时代英雄”的锦旗送到天津某公
司副总经理傅逢坤手中。小男孩父亲
握着傅逢坤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终于
找到你了，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直到这时，年过半百的傅逢坤半个月前
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才被同事们知晓。

那天下午，傅逢坤和妻子在北京颐
和园游览，行至西门附近湖畔时，看到
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正向湖中投掷面
包片，想喂天鹅。由于用力过猛，他身
体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掉进湖里。

就在一旁的傅逢坤立刻跑上前想
拉住小孩，无奈距离太远抓不住孩子的
手。眼看湖水快没过小男孩头顶，傅逢

坤跃入湖中迅速游向小男孩，将孩子头
部托举出水面，用力把他拖向岸边。

上岸后，傅逢坤看到小孩并无大
碍，谢绝了孩子家人的感谢，和妻子转
身离开。后来，小孩家人根据车牌号经
多方打听才得知傅逢坤的姓名和工作
单位，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一次看似偶然的救人举动，其实源
于傅逢坤的军人本色。傅逢坤是一名
退伍军人，1981年入伍后先后 5次荣立
三等功，2003 年从原北京军区某部转
业后，他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
质被某知名企业录用，踏入新领域后一
如既往勤恳敬业，多次被企业评为先进
个人。

军转干部勇救落水儿童
■洪建国

小时候去姥姥家，很奇怪村里的

人见到舅舅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冲着

他“军队”“军队”地喊。听母亲说，舅舅

年轻时当过兵，上过战场，立过战功，

姥姥家桌面的玻璃板下就压着舅舅当

兵时的照片，穿绿色军装，戴红五星军

帽，模样威武潇洒。

舅舅年轻时，正赶上甘南和藏区

平叛，舅舅积极响应号召，入伍成了

一名炊事员，跟随先头部队深入雪域

高原，日夜行军，从事艰苦的后勤保

障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先得休息几

天，补充不支的体力。但舅舅往往来

不及休整，顾不上疲劳和出现的高原

反应，而是先四处寻找柴草，烧火做

饭，为大家准备伙食。

完成剿匪任务后，参战的战士服

从上级安排，各自回乡，过回从前的日

子。舅舅回来后，沿袭祖辈的生活方

式，依旧当起了农民，在大山的皱褶里

耕田种地，打柴放牧。

舅舅家在甘肃省中南部一个叫狼

哇沟的少数民族山区里，那里山高沟

深，偏远落后，偌大的村子里只有舅舅

一个人当过兵，很是光荣。就像“张裁

缝”“王铁匠”的称谓那样，舅舅退伍回

乡后，村里人就用“军队”代替舅舅的

真名称呼他，慢慢地舅舅也习惯了，

“军队”似乎真成了他的名字。干农活

休息聊天时，村里人总让舅舅讲讲他

在部队的事，因为舅舅当过兵，在村子

里算见多识广的。舅舅就讲起他们剿

匪的经历，村民们是百听不厌，也不由

得跟着舅舅一起感叹如今的安稳日子

来之不易。

后来，国家实行优待政策，对没有

正式职业、家庭困难的退伍军人给予

必要的照顾。舅舅退伍后常年在家务

农，种几亩薄田，天气十年九旱，日子

过得艰难。我原以为这个机会很难得，

舅舅的一些战友得知消息后也都在找

熟人快速办理手续，及时上报材料，希

望能尽早享受政策优待。没想到，舅舅

对此看得很淡，没放在心上，他说分到

的地打下的粮食够吃，没必要再向国

家伸手。

后来允许农民经商，很多村民都开

始编竹席，养鸡鸭，到集市卖了赚钱。舅

舅还是不做生意，不和村民一起经商。

为啥？大家都管他叫“军队”，他怕坏了

军队形象，有辱军人尊严。舅舅仍旧保

持乐观的性格，过着“一亩地两头牛，婆

娘娃娃热炕头”的日子。

后来舅母积劳成疾，不幸离世，家

中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舅舅一人身上。随

着孩子长大，要娶妻生子、分家盖房，舅

舅实在是觉得经济压力大，便用在部队

里学到的厨艺，到就近的清真寺里当厨

师，补贴家用。没多久，舅舅的厨艺就名

声在外，不少机关和饭馆都想高薪聘请

他，可舅舅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不图名求

利，只想静下心过日子，就婉言谢绝了。

在县城工作的我，一度还想替他写份领

取退伍军人补助的申请，可舅舅愣是没

同意，说日子总还是能过得下去。

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接到老家打来

的电话，说舅舅过世了。我赶去舅舅家，

看到不少亲戚和邻居都前来送葬，院里

院外都站满了人。看到躺在床上的舅舅

面容安详，我想，“军队”舅舅一生心地

善良，胸怀坦荡，这脸上的从容之光，一

定来自于心灵，是人品的折光。

我
的
﹃
军
队
﹄
舅
舅

■
钟

翔

弱冠之年，他们在烽火中失散；鲐背之年，他们久别重

逢。前不久，两位93岁的新四军老战友李德兴（右）和曹书

耀（左），在离别了72年后，双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39年，李德兴和曹书耀随部队在河南的泌阳、鲁山一带

打游击，同龄的两人很快成为好友。1946年中原突围时，两人被

打散，彼此失去音讯。1947年李德兴回到河南舞阳老家务农，一

直以为曹书耀已经牺牲的他，每每与妻儿讲起好友的遭遇时，都

不胜唏嘘。可不久前，几位来自信阳的关爱老兵志愿者找到李

德兴，告诉他曹书耀一直在河南信阳生活，对李德兴也念念不

忘。至此，两位好朋友、老战友得以在有生之年重逢。

“德兴呀，德兴！”“书耀，我在哩！我来时就说过，见了你说

啥也要抱着你不丢手。”当两双布满沧桑的手紧握在一起时，

两位老战友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 （王 宇摄影报道）

重 逢
30 多年前，我在新兵营时洗过一

次冰水澡，至今难忘。那时新兵营设
施简陋，吃水都困难，还奢谈什么浴
室。冬天经常是风呼呼刮一夜，第二
天水龙头下的冰坨都泛着寒光。可
训练后天天出几身臭汗，靠勤换内衣
和偶尔用热毛巾马马虎虎划拉几下
根本无济于事。想着过完年就要下
连队了，我和战友小陈一合计，想到
营区边的小河把自己“淘洗”一遍，干
干净净迎新年。

那天午休时间，我和小陈拎着脸盆
悄悄溜出营房来到河边。尽管是温度
最高的午后，可平静的河水依旧透着股
寒气，有的地方还有一层薄冰，毕竟还

是冬天“五九”的日子。我俩原计划跳
进河里泡一阵，可一阵寒风吹过，我俩
的满腔“豪情”立刻被“吹”走不少。我
看看小陈，他也有退缩之意。算了，还
是在岸上洗洗吧。我弯腰打了一盆水，
手探进去试了试温度，好像还能承受，
但给身上撩水时，依旧有针扎似的感
觉。没想到，泡在澡堂里热气腾腾，洗
冰水澡身上同样冒热气，不过这热气是
从体内发出的。搓洗得差不多了，我憋
住一口气，闭上眼睛端起半盆水顺肩膀
往下一倒，那股冰冷刺激得我不由自主
地跳了起来。虽然这冰水澡洗了大概
只有 5分钟，洗得很不彻底，但身体总
算见着水了，周身如同褪掉一层壳，有
说不出的舒爽。

以后的日子，回想起那次“壮举”，
我都自豪不已。可惜离开军营后，就再
也没有在大冬天洗冰水澡的勇气了。

“兵之初”那场冰水澡
■李勤安

身边·家有老兵

征文·曾在军旅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


